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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式的博物館詮釋之探討
以史前館卑南文化公園小米展示為例

文／圖．林佳靜

前言

新博物館學主張博物館的營運基礎要有所改變，由「以物為主」變成「以人為主」，

收藏品不再是博物館的核心，有收藏品不再是博物館成立的充份條件，如何將人民所在地域

的文化資產以最佳方式詮釋出來、呈現出來，才是工作的要點。博物館營運的基礎應是社區

人民的需要、觀眾的需要及互動的需要。這就是所謂以人（觀眾、社區人民）為主的營運方

式。(張譽騰，2004)這樣的理念也在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特色區域的博物館逐步的實踐中。除

了由博物館實務界發起的運動外，學界也開始反思博物館的角色與定位，引領博物館社群從

各個面向批判並省思博物館的定位、角色與功能（陳佳利，2009）。因此越來越多不同類型

的博物館亦致力於如何擴大博物館的可接近性和社會參與。

不同類型博物館的社區參與實例

博物館向來被視為服務知識菁英的殿堂，如何打破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藩籬，將有形的建

築環境與無形的文化認知所造成的隔閡，讓觀眾在不分教育背景、年齡與階級下，都能享有博

物館所提供的文化資源與服務(陳佳利，2009)，現代博物館在經營理念上開始注意並考量社會

大眾的需求。其中於法國所發起的生態博物館運動，代表新一代博物館對傳統博物館這種「由

上而下」意識形態與「由內而外」經營方式的反省。認為博物館的目的在以科技整合與社區參

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這個新的博物館運動自1970年起逐漸地在世界

各地實踐，例如法國《克蕊蘇-蒙特梭人與工業博物館》和《亞爾薩斯生態博物館》、英國的

《鐵橋谷博物館》、及美國的《安納寇斯蒂亞博物館》等(張譽騰，2004)。而在臺灣文建會近

十餘年來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社會民間力量逐漸展開，之後社區營造與博物館的整合受到

重視，地方博物館的建設亦蓬勃發展。其中宜蘭的蘭陽博物館即是以生態博物館理念所規劃的

地方博物館，「社區的參與」是其建館的重要理念之一，而在類博物館網絡的觀念下，推動全

臺第一個由地方博物館結盟而成的民間組織「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博物館界除了以生態博物館理念推動社區的參與之外，近年來在英國博物館界開始以社

會參與平等概念推動博物館積極參與各種社會議題。此概念始於1990年代英國工黨政府所制

定與提倡的社會參與平等政策(social inclusion)，社會參與平等政策鼓勵博物館以新的思維

與方法，打破傳統博物館之運作與形象，積極推動博物館與社區(尤其是弱勢與貧苦的團體)

的互動，希望透過文化的力量，擴大文化參與和表徵權，讓博物館成為最多數民眾親近與學

習的場域，進而促進社會的改革。這樣的理念，透過國家政策的推動與資源分配，深深地影

響英國博物館近年來的運作與經營，並鼓勵許多創新的實踐，其中開放博物館的概念即是配

合此政策，打破傳統博物館建築的藩籬，讓民眾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接觸博物館的文

因此文物館開始辦理至各部落工藝師或收藏家的文物訪視與互動，彼此交換有關文物保

存維護相關的經驗，也藉由文物現況的檢視與紀錄，使族人關切部落文物現況保存的問題，

並逐一規劃中程計劃建立部落文物收藏完整紀錄，更提升部落族人對文物保存維護的觀念以

及文物館與各部落的連結。

如何讓部落文物典藏在部落、如何紀錄呈現部落文物的故事、如何讓族人保存典藏部落

文物等課題做為可執行的計畫目標，是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未來重要的工作與挑戰。這個計

畫包括一系列的細項，非常需要與專業博物館合作，例如：文物訪視診斷評估、部落文物保

存環境追蹤與空間訪視紀錄改善建議、文物轉診維護機制、部落文物維護管理機制、建置部

落文物典藏統計紀錄、部落文物故事特展及巡迴大博物館計畫等。

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從無到有、從列管到連續三年優等的過程，確實有很多的故事可

以分享和討論。使這個文物館改觀最重要的人物──鄉公所秘書嘎酷‧伊部諾峨（Kagu 

Ivunoe）常常跟我們說：「就算沒有專業的知識與技術，但我們要有專業的精神來做

事。」我想應該這樣就對了，不管文物館未來的走向如何，至少我相信我們是用盡一生的愛

來努力經營這屬於來義鄉珍貴的寶貝、美好的資產。所以一路走來一邊學習、一邊試著做，

一步一步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持續以特殊的突破與成長來分享給大家。

未來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期待把部落帶出去給外面的世界知道，透過在自己部落辦理特

展的方式，也規劃未來把部落特展帶到都會的博物館，展現部落歷史、祭儀、團體、工藝、

產業等特色文化。此外，我們也會持續把外面的世界帶進來給部落認識，把各大博物館辦理

的特展帶到本館作巡迴特展。

我們希望部落的發展可以很美好、文化的資產可以保存得很好、部落的精神可以永續下

去。儘管文物館未來的發展不是一個人所能左右，但文物館的功能與角色很重要也很關鍵，

很多的想法與計畫必須是在對部落文化傳承有幫助的前提下，規劃出具體可行的執行方式，

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和重視。願我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一起同心協力。

（本文作者為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駐館規劃員／屏東縣來義鄉白鷺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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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改善博物館只服務少數知識菁英的現象。例如萊斯特郡開放博物館，以資源箱出借、藝

術品出租及移動物件展的方式，將既有的社區活動空間靈活運用，並成功地與不同社區和弱

勢團體互動與規劃展覽。(陳佳利，2009)

「蒐藏保存文物資產」為博物館存在的重要功能與意義，早期博物館的民族誌蒐藏大

都經由考古或殖民過程獲得文物，文物原始創造及擁有族群之於文物的所有權與詮釋權並未

受到重視。在傳統博物館經營發展的思維中，擁有高等學術機構學術訓練的博物館專業人員

之於文物具有絕對的知識詮釋與傳輸權力。然而，新博物館學以人為主的尊重關懷與經營發

展理念，讓人的價值重新被看到，而博物館典藏品的原始社群也成為博物館典藏、研究、

保存以及詮釋溝通的重要社群(劉婉珍，2010)。2004年美國國立印地安族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NMAI)正式開幕，並以「堅持以真實的原住民聲音及

觀點，為博物館所有政策之最重要指導原則」，與原住民充分溝通與諮詢，將其觀點置入博

物館典藏保存與展示等實務工作，博物館館員在合作互動的過程中，逐漸轉換態度，不再以

文物為中心的思維，而是以新博物館學的態度，呈現原住民的真實聲音(shannon，2009；

Brady，2009；轉引自劉婉珍，2010)。

另一種社區部落參與博物館的可能與實踐

卑南文化公園，是國內第一座考古遺址公園，卑南遺址的所在地，成立之初即以保存史

前遺址為基礎，規劃為一座具有自然風貌的考古遺址公園。園區內除考古資源外，復原史前

自然環境為主的原生植栽，也是公園戶外景觀的一大特色，其中民族植物的展示也是園區植

栽規劃的重點。筆者自2005年起著手進行民族植物調查研究、展示與推廣教育計畫，以部

落傳統住屋為中心，思考回歸傳統生活文化的方式來展示民族植物。透過民族植物的展示計

畫，卑南文化公園有了與社區部落參與互動的機會，其中與社區部落共同實踐傳統小米文化

的祭儀，更是有著真實文化生命的詮釋，本文即以卑南文化公園與鄰近南王部落合作種植與

實踐傳統小米文化的歷程為例，來探討社區如何參與博物館的詮釋。

一、合作的緣起

在進行家屋周邊植物種植展示工程中，部落傳統作物種植展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小

米這個作物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園區自2005年起即開始種植小米，但大多數栽種小米

的這些年裡，小米也只是被當作一種作物在栽植展示而已。在2008年園區完成卑南族傳統家

屋並開始進行卑南族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與展示工作後，筆者開始認識小米在卑南族傳統部

落社會文化裡不僅只是一種食物而已，更具有神聖的意涵，部落傳統祭儀活動的舉行也都跟

小米有著極深的關連，也讓筆者對於園區未來小米作物的展示工作有了不同的思考。為了更

完整了解卑南族部落小米傳統祭儀活動，筆者自2009年起開始先以旁觀者的角色參加南王部

落的傳統祭儀活動，包括3月份的婦女小米除草完工慶及7月份的小米感恩收穫祭，希望能透

過實際的參與能逐步了解其小米傳統文化的意涵。隔年2010年時，筆者在部落負責小米除草

完工祭儀的婦女會同意下，由博物館辦理了一場「認識與體驗卑南族南王部落mugamut(小

米除草完工慶)」的教育活動，館方與部落族語老師合作帶領十幾位的學員實際參與2天部落

的mugamut (小米除草完工慶)祭儀活動並透過族語老師的現場解說能更深入了解部落傳統

小米文化。在筆者連續2年參加部落mugamut (小米除草完工慶)活動，部落婦女耆老們也逐

漸熟悉我這位來自卑南文化公園的林小姐。就在這年參與部落進行misaur的活動中，筆者向

婦女耆老提出：「mumu明年來文化公園的小米田除草好嗎？」，這開啟了卑南文化公園與

南王部落更深層合作互動的契機。

二、一起種小米

2010年底在與部落婦女會長及相關夥伴們的討論下，我們決定一起合作在園區種小米

並從播種開始全程紀錄2011年1月下旬部落請來abukulr 1先行祭告祖靈，隔日清晨再由婦女

們進行播種。到了3月中旬小米和雜草都長出來了，此時也是部落舉行mugamut活動的時

節，在第1天的「misaur 2」時，部落婦女列隊從文化公園路開始敲打tawlriyulr  (銅磬)，跑

步到園區卑南族家屋前小米田來除草，過程中部落鄭玉妹女士也在現場講解卑南族傳統婦女

小米除草祭儀的文化意涵，讓部落年輕人透過此活動的安排了解自身的文化。

1　女性的儀式執行者之首稱為abukul。

2　過去傳統卑南族部落，婦女在小米播種後要進行除草、剔苗等的工作，於是組成具有「換工」性質的除草團隊，稱為
misaur。misaur在完成除草工作後舉辦的慶祝活動，稱為mugamut。雖然現在社會型態改變，小米的種植也逐漸減
少，為了保存傳統祭儀，南王部落婦女仍每年舉辦mugamut。

2011年南王部落參與小米田除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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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一天天地長大並結穗，此時最大的考驗便是小鳥了，原本想蓋張網子防止小鳥啄

食，但由於abukulr曾提及對卑南族人而言小米的禁忌很多，不可隨意行事，為尊重部落傳

統習俗便請來竹占師了解祖靈的看法，祖靈透過竹占告訴我們不需要蓋網子，也透過竹占選

定了這次小米入倉的人選，從這次的經驗中，讓筆者深刻地了解感受到小米對於卑南族人不

僅僅只是作物而已，小米bini、傳說故事、歲時祭儀、禁忌與神靈觀(小米神靈)深刻地影響著

卑南族人的生活。

到了6月小米逐漸成熟之際，大伙也開始著手準備收成的作業。當決定好收成日期後，

卻遇上了部落族人往生的禁忌，來收成小米的族人在小米尚未入倉之前是不可以到喪家慰問

的。當禁忌出現時，筆者可以感受到部落族人不安的氣氛，在長老的建議下將預定收成日期

往前移2天，並趕在往生者出殯前完成了入倉的工作，也讓參與收成的族人較安心。也因為

部落內有人往生，因此收成當天，tangkangkar3先在園區入口處進行儀式，並設立界門，

參與小米收割的成員要先經過界門才能進入園區，此作用是希望部落亡靈不要跟隨，以免小

米祖靈忌諱。

傳統的小米收成過程，一開始先由主人家(由竹占選定的館方人員)進入收割9枝的小米穗

綁成一把置於田中間，大伙再由四周慢慢地往中間收割，過程中婦女耆老們一邊收割一邊吟

唱歌謠，一位男性耆老則穿梭其中口中喊著lima，收集大家手中的小米以綑綁成1大把的小

米。收成晒乾後的小米進行入倉儀式，在tangkangkar王傳心長老的引領下由博物館主人家

將小米種子bini放入小米靈屋，並以當年所收割的小米煮成小米粥，放入小米靈屋中以祭告

祖靈。

三、跨部落的參與及交流

2012年為了更完整實踐傳統小米的栽種過程與文化，在筆者與南王部落婦女會幹部的共

同討論下，決定從荒地燒墾開始做起，從砍、燒、整地到播種，透過大家實際的參與過程以

及年長婦女們的討論與指導，讓年輕一輩認識到為什麼要燒、何時燒、整理田地的方式與理

念等，都有著祖先的智慧在其中，也經由實作的過程傳統知識得以流傳。

在南王部落與下賓朗部落長久的傳統小米栽種文化中，部落內的婦女們會組成團隊一起

3　在南王部落，主要負責部落歲時祭儀和為族人祈福的男性儀式執行者稱為tangkangkar。

到各家小米團去除草，具有換工意義。在這樣的團體行動中，也是年長的婦女指導年輕一輩

工作上的技巧、態度及其他行為與禮節等的機會，就像是部落內的女子學校一般。在我們走

訪其他部落時，透過婦女長老們的分享也發現過去卑南族其他部落也曾有組成婦女工作團的

經驗。

近年來各部落開始重視與復原傳統小米文化，也都重新恢復栽種小米，然而每個部落

內都只有一個公有的小米田，不再是過去每個家都有小米田，傳統具換工意義的小米除草團

的文化幾乎很難重現。因此在2012年3月17日園區與南王部落所舉辦的misaur—共同除草活

動，園區與南王部落婦女代表一同先行到卑南族各部落婦女會邀請婦女們一起來參與，試圖

能有機會開啟跨部落婦女小米栽種文化的相互交流機會。這個跨部落的交流活動獲得了多數

部落族人的熱情的參與，大家一同除草一同吟唱古調，也藉由這樣的機會將大家聚在一起互

相了解各部落之前不同的傳統文化。來參與盛會的初鹿部落洪志彰校長說：「以前總想著卑

南族男人們有跨部落的青年會、部落會議等相關交流，要如何搭起婦女團體間的交流呢？很

高興在史前館與南王部落的合作下，促成了這個契機」。

結語

在本研究南王部落參與卑南文化公園民族植物—小米的詮釋歷程中，透過這個案例的探

討筆者對於博物館在推動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工作上提出幾個觀點：

一、社區參與博物館可以是多元與開闊的:博物館與社區互動關係的建立可由許多不同的

平臺與方式來展開，從博物館的典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等各個面向都可發展與激盪出不同

的可能，以本文的實際案例中種植小米也可以發展出從單純的博物館自己種小米發展出與社

區部落一起種小米，到一同詮釋小米的傳統祭儀與文化。這歷程雖然是筆者一開始也沒想到

的可能，但它卻很自然且真實地發生，因此筆者認為社區參與博物館是多元與開闊的，任何

形式都是有可能的。然而在多元開闊的形式中博物館員仍要注意博物館宗旨與目標，才能在

推動社區參與的過程時，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方針。

二、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歷程中的轉變與成長: 園區自2011年開始與南王部落合作種植

小米，從播種、鋤草、收成到入倉，共同實踐重現南王部落傳統小米種植與祭儀文化，族人

們也因為這次的合作參與而深受感動。現今在部落內族人大多已經不種小米了，透過合作對

婦女耆老們而言內心是十分懷念，過程中亦不斷述說過去的經驗；而對年輕一輩從未種過小

米的族人而言，這次的經驗讓她們有機會真實地參與、學習以及實作傳統小米的種植與祭儀

文化。有了這次的實踐經驗，部落更主動提出明年應該從燒墾開始做起的想法，因此2012年

2011年南王部落婦女參與小米田收割

2011年館方小米入倉者在長老的指導下進行小米收割 2012年聯合除草活動下賓朗部落婦女吟唱古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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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米合作種植計畫便增加從傳統燒墾開始，企圖更加完整呈現過去傳統的小米文化。經由

連續2年的合作實踐經驗中，部落文化工作者也開始思考未來在原民會所推動的第三學期原

住民學校課程中，納入小米的傳統實作課程。

三、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認知:在推展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工作中，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

認知是十分重要的，十幾年來周邊兩個社區部落(南王部落與下賓朗部落) 與卑南文化公園原

本互動不多，甚至有些不滿，然而透過不斷的互動、溝通再到認同，至今有了極大的改變，

這其中館員對部落傳統文化的認同是重要的，其次態度與傾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1年開始卑南文化公園結合部落的參與在傳統文化脈絡中詮釋出小米與卑南族人生

活的密切關係，讓在博物館裡小米的栽種展示不只是小米這種作物或植物本身，更呈現出卑

南族人長久以來與小米互動後所產生的文化意涵。另外在這小米種植與收成的過程中，除了

館方感謝部落耆老們把園區內的的小米田當作是自己部落內的事來看待，部落耆老們也對於

能再次實踐傳統的收割入倉過程而感動，部落陳光榮長老感性的說：「感謝博物館對傳統文

化的重視，讓我們族人能藉這個地方做傳統文化的傳承。」博物館與南王部落也透過小米更

加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經由小米的種植與文化祭儀活動的辦理，見證博物館與部落文化結合

的歷程，讓博物館不再只是冰冷的物質文化的展示，而有部落夥伴的共同參與詮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遺址公園管理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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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與部落

從繆斯殿堂到山林田野

文／圖．鄭雅雯

博物館的發展

博物館起源於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卓的繆斯（Musaeum），收藏亞歷山大大帝在各地征戰

所得的珍品寶庫，以至文藝復興時期王公貴族喜好搜奇玩稀的炫富展現，都是一般人民所無法

靠近的高牆殿閣。一直到17、18世紀啟蒙時代，才出現公立博物館的設置，如大英博物館、巴

黎羅浮宮，並逐步向各階層人民開放。及至19、20世紀，美國積極投入博物館的發展建設，促

使博物館成為知識建構、研究創新與民眾教育機構，並肩負非營利之公眾服務的社會功能。

臺灣博物館的發展

臺灣早已於歐洲帝國殖民時期，便接觸諸多外來文化與影響。而博物館設置則始於日據時

期，因應當時對殖民地之資源調查以獲取經濟利益，所打造的國威展示櫥窗，其中以「臺灣總

督府博物館」為典型殖民博物館代表。其後則以「故宮博物院」為博物館領域龍頭，直至1980

年代「自然科學博物館」以更現代的軟硬體設施開啟博物館新頁；其後因應社會經濟起飛，

1990年後公私立博物館數量快速蓬勃成長，以回應社區/地方認同之社會需求；2000年後「文

化產業化」及「地方文化館」的文化政策推動，更促進博物館多元型態的民間參與及貼近生活

化之目標。2002年「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提出「地方文化館計畫」，希望延續社

區營造成果的累積，進一步地深化、擴散；在2012年該計畫將結束之際， 值得我們停下來思

索、檢討，以更清晰下一階段的努力方向。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使命與挑戰

位居於古都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在20世紀末籌設當時，據聞多個地方政府提出各項

優惠條件，最後由臺南市中心的日治時期「臺南州廳」勝出，因此在其規劃發展上，有著多重

歷史及文化意義；諸如均衡臺灣南、北文化資源發展，立基臺灣發展起源的古都意義，加上臺

灣文學系所發韌於真理大學、成功大學之研究資源，在在形塑從「殖民宰制」建築象徵轉化為

「本土主體」意識堡壘的深層期許。

因此，「博物館」、「國家級」、「臺灣文學」成為館員們在工作推展上三個核心的思考

焦點；在過往充斥「政治載具」或「高貴聖殿」的博物館印象，我們如何加以突破，使大眾得

以親近而達成各項博物館使命？作為一個在南方的博物館，如何盡力符合「國家級」的質感水

準與定位期待，不僅止於地緣性的耕耘？另外關於所謂「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建構與詮釋，面

對原住民文學的定位處理，顯然成為關鍵的對應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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